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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刘醒龙以方言为母语的母语意识非常强烈，并将这种意识通过自觉不自觉的方言书写物化在他的创

作中。其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在方言运用上就很有特色。小说中的方言书写不时点缀出独特地域的鲜明标记与

乡土色彩，用方言描绘的颇具特色的地域自然环境、劳动生活场景与民俗文化画卷，让读者真切感受特定地域人们

的独特认知方式，及其蕴含的文化意蕴。同时将方言本身作为地域认同标记和乡情密码进行描写，以助小说的叙

事进展。作家在小说中用方言表现故事演进的地域环境，描绘原生原态的风俗画图，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充

当提高效果的表达材料，体现沁透骨髓的母语意识，使整部小说在语言风格上颇具鄂东和武汉的地域特色。而且

为了提高表达效果，他运用随文直接加注和借助上下文描写的方法，帮助读者消解方言有可能造成的阅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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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
学也是一种文化。因而，在文学这一语言艺术中，语

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既承载着文学这一文化，同时还

承载着被文学化了的其他文化。方言则承载着对应

地域的文学化了的地域文化。

刘醒龙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出版以

后在文学界和读者群中激起了不俗的反响。这部小

说的结构很有特色，“由女娲杀共工至孙中山任中

华民国总统，这是一条虚的线索，从辛亥革命后期的

乱世至文化大革命高潮迭起则是一条实线”
［１］
。其

语言运用也很有特色，一是全书用韵文和散文两种

语体分别来叙述前述虚实两条故事线索，韵文用于

取材自汉族史诗《黑暗传》的说书鼓词，散文用于小

说的主线叙述。对于这一特点，有学者极度赞赏：

“关于小说的语言，我们往往忽视了中国古典长篇

小说韵散错糅的杂语体特点。这种或韵或散的小说

语体，在文言文失去合法性地位的新文学时代，只在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中还残留着一些痕迹。现在，

《圣天门口》以说书人的腔调公然复活韵散错糅的

中国小说传统，为中国小说的语言运用提供了一个

实验的样本。”
［２］
二是方言词语的运用为小说濡染

出乡土田园的浓重地域特色，反映出鄂东大别山区

和江城武汉的地域文化。很多论者都注意到了《圣

天门口》的这一特点，“打开书的第一页，迎面扑来

的就是方言的气息”
［３］
；“刘醒龙则大量地运用方言

土语，使其叙述语言、人物语言与方言紧贴在一起，

达到不可替代的效果，从而使小说更加出神入

化”
［４］
。本文拟从语言应用的角度，考察《圣天门

口》的方言运用，分析其用方言书写出的故事演进

的地域环境、原生原态的风俗画图、栩栩如生的人物

群像、提高效果的表达材料和沁透骨髓的母语意识。

一、方言表现故事演进的地域环境

《圣天门口》的故事发生在以天门口这个小镇

为中心的鄂东大别山地区和作为“汉楚之都”
［５］
的

华中重镇武汉———“天门口，前有大城市武汉，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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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所天堂，这样的可以游动的空间结构足以容纳

无数的故事”
［６］
。故在作品中，两地方言特别是地

名都有较多运用。在对鄂东大地的山峦峡谷、田野

村庄、江河湖泊、花草树木、城镇市井等等的描写中，

方言的书写不时点缀出独特地域的鲜明标记与乡土

色彩。作家有意用方言来表现演进故事，推动情节

发展的特定地域环境。

人名、地名的命名原则都是“名从主人”。地名

最开始肯定是由当地的人命名并使用、流传开来的。

因此，地名基本都可以说是当地的方言词语，也是最

具地域特色的文化遗产。《圣天门口》是一部半个多

世纪中国现代历史的宏大史诗，以作家融合“寄托于

记忆的石头嘴镇和现实中的胜利镇”
［７］
而缔造出的天

门口镇为主要舞台进行叙事。天门口镇是作家创造

出的文学圣地，但小说中出现的鄂东及邻近的河南、

安徽的县域和乡镇地名基本都是真实的：黄安（现为

红安县）、麻城、英山、罗田、浠水、黄冈、团风、广济、黄

梅、蕲春、大悟、七里坪、宣化店、郝家铺、滕家堡，信

阳、光山、新集，金寨、六安、霍山、岳西、潜山、太湖、安

庆，大别山、鸡公山、西河、白莲河、浠水河这些地名构

成了当时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区的地域环

境。由于故事有很多发生在武汉或与武汉有关，所以

鄂东的乡镇是故事人物活跃的主要场所，武汉则作为

革命事件的大舞台、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不时影响到

天门口。因此小说中也出现过武汉两江交汇、湖泊众

多这一自然环境下产生的“过江”、“胖头鱼”、“喜头

鱼”、“地米菜”等方言词语，更有“武昌、汉口、汉阳、

黄陂、新洲、江夏，江汉关、水塔、民众乐园、六渡桥、循

礼门、花楼街、咸安坊、龟山、珞珈山、东湖”等等地名

和标志性的建筑名称不时闪现，令湖北特别是武汉的

读者感到分外亲切。

“下雨”、“下雪”、“结霜”被天门口人和武汉人

说成“落雨”、“落雪”、“打霜”，“荠菜”被叫做“地米

菜”。“地米菜”与“细米蒿”一起，在小说中不仅是

当地的特有风景和季节特征，还在关于饥饿的叙述

和描写中多次出现，成为人们生存的希望和果腹的

食物：

（１）天气转暖的过程比预想的要慢。地米菜躲在

头一年的枯茎败叶中，稀疏地露着新绿。细米蒿的第三

片芽迟迟不肯长出来，先长出来的芽一直没有机会变成

绿叶。比起其他地方，天门口要富庶许多，那些被饥饿

逼得无路可走的人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小街上。①

（２）地米菜和细米蒿的第三片芽终于冒出来了。

田畈上到处都是捡野菜的人。

（３）马鹞子又来征缴军粮时，正好看到梅外婆端坐

在饭桌前，手里掇着一只黑乎乎的碗，吞着用细米蒿拌

上少量的糠做成的糊糊，给同样掇着碗、却在那里哭成

一团的两个孩子做榜样。

（４）杭九枫与董重里合谋，背着傅朗西打开粮库给

穷人分粮食，一人一碗，并嘱咐说：

这米比珍珠还金贵，拿回去要一粒粒地数着下锅，

别一餐煮了，多掺些细米蒿、地米菜。

还有小说中频频出现的“燕子红”：

（５）好腰加上细嫩的脖子，女人才是一辈子不凋不

谢的火一样惹人的燕子红（注：燕子红，即杜鹃花）。

对这个既有飞翔的动感又有鲜艳的视觉效果，

比“杜鹃”还要形象生动得多的美丽词语，作家情有

独钟。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后

来更名为《燕子红》。在《圣天门口》中，“燕子红”

更是以 １７２次的出现频率，占据这部小说中方言名
词出现频率的第５位，如果不计人物称谓“大爹”和
“娘娘”，则占到第３位。

《圣天门口》中的燕子红，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

意象，还实实在在地充当了柳子墨与雪柠草棚洞房

的美丽装饰、柳子墨与小岛和子相约的爱情信物、阿

彩和董重里向柳子墨发出的天门口的召唤信号、比

喻女人美丽美好的修辞材料：

（６）起风之前，一百一十六朵燕子红已经全部装点

在草棚上。一百一十六朵燕子红，每一朵花冠上都有淡

淡的晕边。……眼前这些乳白色花冠上镶着由白色向

红色又向紫色过渡的晕边的燕子红，太与众不同了……

雪柠情不自禁地惆怅起来，觉得眼前一切过于美好：从

天而降的婚姻，从未见过的景致。她对自己说，在这样

的气氛里能做一朵这样的燕子红，就心满意足了。

（７）在信中，小岛和子说她喜欢长江两岸关于杜鹃

花的各种称呼，燕子红是她最喜欢的，燕子一来花就红

了，这多好呀！从今往后，她不再用杜鹃来称呼这些花

了，她要忘记杜鹃鸟啼血而亡的故事，将美好的愿望全

都放在燕子红上。

（８）热情的邓裁缝很快就替他俩租下一处合适的

房屋。董重里顾不上安顿自己，先将一路上精心养护的

燕子红安置在临街的窗台上。

（９）雪柠从未听过如此放肆的话，脸庞比春夏之时

的燕子红还娇艳。

更有甚者，生长在天堂山深谷中的燕子红还具

有气象学上的重要意义，而这种意义对于故事情节

的推进作用十分明显：

（１０）沉默的柳子墨像是没有听见雪柠的话。让柳

子墨突然深沉起来的原因与燕子红开花有关。燕子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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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迎着秋风盛开，自然是由当地特殊气候造成。往深

一层去看，这里也许包含着这一片大山为何年年都是大

别山区暴雨中心的原因。

“只要有一场小雨就会变得娇艳无比的燕子

红”在秋季还能盛开，小说中描写的这种特殊物候

现象，成为后来柳子墨用大火制造火成云，进而变成

积雨云，最后促成大暴雨，水淹日本侵略军的生动

伏笔。

《圣天门口》中运用原汁原味的方言口语词汇，

能够让读者获得真切的地域存在感，进而感受这一

地区人们的独特认知方式，以及蕴含其中的人文特

征和独特的文化意蕴。

二、方言描绘原生原态的风俗画图

在《圣天门口》中，“淳朴的风土人情、错综复杂

的人性冲突、以及风俗礼仪、行为方式、语言方式等，

简直就是一幅世纪小镇历史变迁的风俗画卷”
［８］
。

在这幅原生原态的风俗画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

到方言或浓重或精细的笔触描摹出的大别山区，间

或还有武汉地区人们劳动、生活、交往和娱乐等栩栩

如生的场景。

称谓系统往往是一种语言或方言中最有特色的

词汇子系统之一，也是民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刘醒龙曾饶有兴味地谈论过鄂东方言的种种称谓：

“在鄂楚地域，关于父母的称谓，不同县份叫法时常

不同。”
［９］
鄂东方言称父亲为“父”就颇具特色。

“父”的书面色彩很浓，显得古雅简练，现代汉语中

一般是用来组成双音词“父亲”、“家父”、“父母”、

“父子”、“父女”、“祖父”、“岳父”、“父老”、“父兄”

等或在成语中出现。但在鄂东方言中“父”却独立

用于日常口语，而且既可面称又可背称。如：

（１１）跑在最前面的是?公佬家的孩子，也不管正

在河中心使劲撑?的人听见没有，一个个昂着头大声叫

着：“父！父！父喂———”

（１２）“马鹞子是我的父！”一镇没有觉得这是一件

让人为难的事，站在独木桥上一声喊，西河上下都能听

见。

例（１１）是当面称呼父亲，例（１２）是背后称呼父
亲。小说中出现的背称还有“我父、你父、他父”乃

至更有趣的“二父（二叔）”、“三父（三叔）”，令人恍

若身处古代某地。

再如“大爹”与“娘娘”，“大爹”即普通话“大

爷”，杭九枫曾对他的侄儿一省提到“我的二父，你

的二爹”，清楚地说明了鄂东方言中的“爹”就是

“爷”，武汉话中的“（老）爹爹”也指的是“（老）爷

爷”。“娘娘”的“娘”读第一声，即“姑姑”、“阿姨”。

“大爹”与“娘娘”在《圣天门口》中没有单用，都是

与姓氏组合成专门的称谓如“雪大爹、杭大爹、郑大

爹、常娘娘、王娘娘”等。但正因为是类似于人物姓

名的专门称谓语，所以在整部小说中出现频率很高，

分别占据方言名词频率的第一、二位。

刘醒龙用鄂东方言生动书写了大别山区的农耕

文化、工匠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民居文化等等

颇具特色的地域民俗文化。小说中大量描写了种萝

卜、种油菜、种麦子、种土豆、开犁、耖田、插秧等等耕

作场面，以及人们如何制作皮油和梓油，如何缫丝的

场景。还对篾匠的生活、剜匠的日子、木匠的手艺、

铁匠的经历等等都进行了细致的描绘。每一个场景

都仿佛还原到了鄂东地区特有的民间生活之中。在

这些描写中作家运用了反映农耕文化的“田畈、扒

锄、挖锄、冲担、打杵、柯刀、箩筛、隔筛、木梓、皮油、

丝瓜瓤、炭头子、鸡埘”，有关饮食文化的“新米、新

油、围席、围盘、吊锅、肉糕、豆糕、豆丝、糍粑、油面、

米泡、粑、面窝、油子、发糕、烧梅、红苕、地米菜

（荠菜）、胖头鱼（鳙鱼）、喜头鱼（鲫鱼）、团鱼（鳖）”

等词语。其中有很多词语与武汉话相应词语的意义

相同，因而同时也反映了武汉的民俗文化。

（１３）柯木梓的人仍在忙碌着。早上出门，男人将

那两丈来长的柯刀与冲担合成一把扛在肩上。傍晚回

家，男人走在前面，一手叉腰，一手扶着黑油油的檀木冲

担，挑起两捆带着细枝的木梓。长长的柯刀无一例外地

全搁在女人肩膀上。女人腰细，男人在前面走一步，她

们就在后面扭一下腰肢。细竹竿做的柯刀像是被捉住

尾巴的水蛇，走或不走，首尾都会轻舒曼舞。

（１４）天黑之际，几个女人被段三国叫到一起，围着

一盘石磨，有的用粗眼箩筛筛去麦粒中的沙子皮壳，有

的用推杠推着石磨团团转，有的抓过筛好的麦粒一把把

地朝磨眼里点籽，有的用细眼隔筛从磨过的麦子里筛出

细粉，再将剩下来的颗粒堆在磨盘上，任它们自由地滑

入磨眼重新磨一遍。忙到鸡叫，几箩筐新麦变成了雪白

的面粉。

冲担是一种两头尖尖的木制扁担，用来挑割下

的稻麦捆或捆好的柴火，两端带有铁制的尖头，便于

直接插进稻麦捆和柴火捆，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时代

的农具。柯刀则是用来收割木梓籽的特有农具，相

当于一根长竹竿上绑着一把镰刀，便于伐取高处的

木梓树枝。“木梓”就是乌桕，待到秋时红叶如火。

冲担、柯刀、木梓加上男人、女人的劳动，构成一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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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的柯木梓图。粗眼的箩筛、细眼的隔筛，加上石

磨、箩筐等等，手工磨面之辛勤、之韵味宛然可见。

饮食方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天门口宴席上的

“围盘”：

（１５）第一道面饭是烧梅，四周用糖醋猪肝、糖烩腰
花、扒细山药和冰糖莲子汤一围，烧梅上点了红瓶桃，配

着亮晶晶的猪肝、腰花、山药和莲子，看上去就像刚刚开

出来的牡丹。在烧梅及四只围盘之后，端上桌子的是十

大菜中的头三味：银鱼小烧、面铺海参和清炖整鸡。吃

完烧梅，第二道面饭和围盘又来了。这一次的面饭是饺

子，围着它的则是咸卤口条、酸辣顺风、香肠花片和鲜汤

蘑菇。

看了这段文字，读者自然就知道了“围盘”的意

思和与之相关的饮食习俗。而菜品中，“烧梅”就是

烧卖，“口条、顺风”分别是猪舌头和猪耳朵，这都是

鄂东和武汉方言的说法。

一些有地方特色的食物还被作为傅朗西和麦香

之间爱情生成和掩护的特殊道具，成为人们调侃的

笑料：

（１６）往日他天天去麦香的饭店，只是喜欢那里的
细米粑和油子。为了日后公开身份时不会招来生活

腐化的指责，董重里特意替他编造一个偏方，松泡泡的

细米粑和油子很像人的肺，每天早上吃几个可以治肺

病。这种说法是假的，傅朗西一吃细米粑或油子，不

断线的咳嗽就会停歇半天却是真的。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麦香和他并无特别的感情。慢慢地，麦香开始有意

挑一些蒸得最透、炸得最酥的细米粑和油子放在一

边，专门给他留着。有一天几个女人在饭店门口拦着傅

朗西，笑话他应当选个胸脯特别大的女人做妻子，万一

亲嘴时赶上咳嗽，才不会呛破对方的肺。听着与自己毫

不相关的话，一旁的麦香竟然满脸通红。

再看小说中描绘的天门口镇街道上的民居：

（１７）办测候所也不是开店铺。那些房子都不行，

都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木板屋，清一色四、六、八或者十

二开的铺门，窗户也是活动的，底下还是半截木头鼓皮，

再配上窄窄的进深。从外屋进到里屋就像老鼠钻洞，无

论如何也不能当做文明办公场所。

“鼓皮”是过去的木板房作墙壁用的薄木板，这

是湖北过去许多地区临街商铺的一种常见民居样

式。这种房屋做生意极好，但用作测候所（气象站）

办公确实不合适。这段描写出于小说叙事的需要，

为将测候所放在百雀园找理由，作铺垫，但同时也生

动再现了当地当时的民居文化。

三、方言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

《圣天门口》中写到的人物有五十多，均各具性

格，各有特色。我们看一个人，主要是听其言，观其

行。因此在性格描写中，人物语言的描写是相当重

要的，而且小说语言的丰富多彩和富有个性，很大程

度上体现在人物语言的丰富和个性特点上。而方言

的乡土性、草根性、俚俗性很容易给人物抹上鲜明的

性格色彩，而且乡音作为一种地域标记和乡情密码，

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本色方言的采用，自然能

使言如其人，人如其言，更加栩栩如生，个性鲜

明。”
［１０］
利用方言的这些特性，作家为我们塑造出

《圣天门口》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

各种语言、各地方言中都有一些骂人话即粗话

脏话，书面一点则称为詈语。“詈语是语言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民俗现象。詈语往往

是情绪化的结果，是强烈感情的真实流露。”
［１１］
詈语

这种情绪化的话语有时就可以使得所塑造的人物非

常真实生动，具有鲜明的个性。

《圣天门口》中的一群草莽英雄、草莽枭雄、草

根乡民，如杭大爹、杭天甲、杭九枫、马鹞子、马镇长、

常守义、林大雨等等，自觉不自觉蹦出的詈语是其性

格的表象之一，反映出其性格中的草莽气、乡野气、

鄙俗气以及霸气，所谓粗人说粗话是也。在作家的

笔下，同是骂人，但骂人的话语同中有异，其情态也

各不相同。如杭家人中，“不等雪大爹说话，杭大爹

抢先开口将常守义骂了一顿”，杭九枫则骂得更多，

“当即骂了声”、“提高声调骂了一句”、“阴阴地骂了

一句”、“很粗鲁”、“不耐烦了”。马鹞子是“也不答

应，骂他们”，常守义是“恨恨地回骂”，马镇长是“不

干不净地说”等等。

所谓知书明礼的文化人在语言上则可雅可俗，

在愤怒至极时亦会脱口冲出一两句粗话詈语。如雪

大爹、王参议，但他们也各有其特点：

（１８）杭九枫走远了，雪大爹才敢骂。

（１９）面如死灰的王参议粗鲁地回答傅朗西。

（２０）王参议站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下面，反复说着

天门口的粗话。

例（１８）中雪大爹骂得很厉害也很粗鲁，但并没
有当面骂。例（１９）描写王参议在日军入侵时焦躁
地骂了一句詈语，例（２０）则是王参议直接在骂小岛
北，欲将其歼灭之，都是对侵略者恨之入骨的言语

行为。

在这些不同的情态中，每个人不同的口吻惟妙

惟肖。再如：

（２１）一镇说了一句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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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蓝狠狠地跺着脚：“你是长的人舌头还是狗舌头！”

一镇有些心虚地绕过雪蓝，那模样已经软了。

说粗话之后“有些心虚”，说明一镇与其父辈杭

九枫在性格上已经有所不同了。男人中没有骂过人

的柳子墨、华小于，其性格特征又与以上诸人不

一样。

詈语的使用还有着性别差异，女性运用较少，但

也有些豪爽的“女汉子”会开口骂人。在天门口，骂

过人的只有阿彩、常娘娘、细米等，而雪柠、雪蓝、雪

荭等是绝对不会骂人的。

因此，用不用詈语，在什么语境下用詈语，如何

用詈语，体现了不同人物的鲜明个性特征。

有意思的是，鄂东和武汉都将骂人的粗话称作

“丑话”，这一词语本身就含有对詈语进行否定的价

值判断。“丑话”在鄂东和武汉方言中还有一种意

思，就是相对某人来说难听但又必须说给他听的话，

即所谓“勿谓言之不预也”之言。这两种意义的“丑

话”在小说中都有运用：

（２２）在一片凄厉的叫喊中，常守义的吆喝声最响

亮：“救命啦！麦香的屋垮了！”两遍叫下来，只有董重

里和傅朗西上了街。常守义开始说丑话了……

（２３）明人不做暗事，我把丑话说在前面。

运用方言的言语行为在很多时候还表现为某种

象征或对某一群体的认同。如“侉子”和“侉子腔”

反映出天门口人的集体排外意识：

（２４）不只是杭九枫，整个天门口人习惯上都将河

北、山东一带的人，同喜欢牵着猴子连卖艺带乞讨的河

南人当成一个地方的人，当面说北方人，背后统统称侉

子，县长叫侉子县长，区长叫侉子区长。

（２５）杭九枫毫不客气地说：“那好，往后我就叫你

侉子陈。”

（２６）一县理直气壮地说：“是侉子县长下的指示。”

而反过来，外地人的入乡随俗，言随地殊反映其

性格中的灵活性。如小说中作为群体的北方人，作

为个体的阿彩、二老板、侉子陈都是外地人，他们都

在有意识地学习运用天门口的方言：

（２７）南方人永远也无法克服当他们将北方人称为

侉子时所暴露出来的致命弱点，他们对所谓侉子的轻视

是根植在骨子里的，是表里如一的。不比北方人，他们

偶尔也会称南方人为蛮子，但遇到具体事情，他们往往

十分谦恭。北方人的内敛与内秀被那张粗粝的面孔藏

得纹丝不泄滴水不漏，越是身处逆势，这种天赋越是发

挥得淋漓尽致。

（２８）阿彩刻意模仿的天门口方言中夹杂着浓浓的

广西鸟语，听起来非常入耳。

（２９）二老板只用几天时间就将天门口一带的方言

学得可以乱真。

（３０）侉子陈也不说北方方言了，改口用天门口方

言同紫玉说话：“天门口的情况请傅副主席放心，收征购

粮和余粮时，一点阻力也没遇到，这说明大家心里有数，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来区公所报告没粮食了。”

（３１）从洗净木屐开始，小岛和子终于显露出她对

汉语的全面掌握与运用。她用汉语发起的反诘竟然如

此有力：“游什么戏？试什么验？仁什么慈？”接下来还

有更为地道的天门口方言……

例（２７）将南方人和北方人性格上的不同通过
彼此对对方的称呼形象地表现了出来。例（２８）体
现阿彩想尽力尽快融入天门口的生活。例（２９）中
二老板不仅融入意识强，学习能力也强。例（３０）描
写侉子陈的入乡随俗，是要表现他对紫玉和其后的

傅朗西的巴结态度。而小岛和子不仅是外地人，更

是外国人，例（３１）的描写体现出小岛和子学习汉语
乃至天门口方言的努力，这种努力的动力来自其对

柳子墨的认同和深爱。

总之，由于方言的加入，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可充

分表现人物语言所呈现的性格和其他方面的某些特

征。书写中有了方言，就有了不同言语形式的映衬

和比照。如普通话与方言、鄂东方言与武汉方言、鄂

东方言内部的通用词语与鄙俗词语等等的映衬比

照；小说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不同人物的不同语

言，同一人物在不同情境、不同情绪下的不同语言的

映衬比照。这些言语形式上的映衬比照，丰富了小

说的叙述语言、人物语言，营造了整部小说语言风格

上浓郁的地域色彩，并使得作家塑造的人物坚实地

植根于脚下的土地，鲜活生动，呼之欲出。

四、方言充当提高效果的表达材料

语言既是文学的表达工具，也是文学文本的构

成材料，方言也是如此。在《圣天门口》中，方言词

语被作家巧妙自然地用来充当提高表现效果的表达

材料。

比如傅朗西在宣传革命时顺势而为，到什么山

上唱什么歌，语言充分贴近群众，恰当地运用方言：

（３２）傅朗西在前面代替大家说话，今日的酒菜是

从马鹞子手里缴获的，还不够多，也不过瘾，等到苏维埃

完全胜利了，就是没人结婚的日子，也有喝不完的瓶子

酒，吃不完的大围席。

（３３）我再提醒一次，这种无人追在屁股后面叫杀

的好日子不多了。睡觉时有床躺，吃饭时有椅子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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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能点灯，白天可以游游荡荡，男男女女想玩就玩，多舒

服的事情呀！再不珍惜，你们就是细苕的老子大苕！

这两段话都是傅朗西说的，作为一个外地来到

天门口的革命传播者、知识分子，他知道要提高宣传

效果，真正发动群众，就得看对象说话。这两处运用

天门口方言的言说，较之简单地说“幸福生活”、“要

珍惜好日子”，既形象生动又好懂，一下就拉近了他

同独立大队队员和农民们的距离，同时也符合他们

的接受水平。特别是“再不珍惜，你们就是细苕的

老子大苕”，不仅比“你们要珍惜”形象，就是比“你

们就太傻了”、“你们就太苕了”也不知要生动多

少倍。

小说写到侉子陈区长正在读报宣传外地亩产水

稻十三万斤的“放卫星”经验，听闻如此荒诞的“事

迹”，杭九枫搞坏了高音喇叭，并破口大骂：

（３４）杭九枫骂得正起劲，侉子陈爬上了小西山：

“是谁将高音喇叭破坏了？”

“是我和俺！”

杭九枫同时说出“我”和“俺”，显得十分滑稽。

作家通过湖北方言和北方方言第一人称单数的同现

与比照，形象地表现出杭九枫利用方言对侉子陈区

长及其宣传的戏谑、不屑与挑战姿态。

方言词语在《圣天门口》中有时是直接作为修

辞的材料出现的，这些方言词语多为当地的自然现

象、风物特产等等：

（３５）身着无袖连衣裙的雪蓝走过来，轻盈地蹲下

去，飘逸地站起来，薄薄的浅色碎花长裙像一朵盛开的

燕子红花。

（３６）听说有米，河南人就像驴子狼一样扑了上去。

（３７）天上的蛾眉月弯成一把柯刀，嚓嚓有声地不

断砍碎那些耸立与铺陈的云彩。

例（３５）中燕子红一样的雪蓝再穿上燕子红一
样的衣裙显得更加美丽。例（３６）中饿极了的河南
人就像驴子狼一样可怕。柯刀本是大别山区用来柯

木梓的劳动工具，但小说中有多处用柯刀杀人的描

写，使之成为了杀人的工具。为渲染肃反时滥杀无

辜的刑场恐怖氛围，例（３７）将弯弯的月儿也比喻成
了杀人的柯刀。

再如，董重里与阿彩一起到武汉营救柳子墨，劝

阿彩的脾气要放好一些，但他不是直说，而是买来武

汉特有的早点热干面，以面为喻：

（３８）我吃过上海人最爱的阳春面，也吃过四川人

最爱的担担面，武汉的热干面呀，正好取二者之长，补二

者之短。在你的性子里，一会儿是阳春面，一会儿是担

担面，这样不好。麦香，杨桃，紫玉，她们就像热干面，闻

着香，吃着也香，看上去不复杂，做起来也不复杂。

结果是“阿彩被这话说苕了，拿过大碗，将那热

干面吃了一半”，默默接受了他的这番道理。

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方言俗语、谚语等，运用起

来也会取得鲜明生动的效果：

（３９）在别的手艺人眼里，裁缝若不遭人嫉妒简直

就是天下最不公道的事情。这一行从不受日晒雨淋，也

不用出死力累得黑汗水流，一年到头脸上白净净的，说

起来话也细声细气，走在路上很容易被认成是饱读诗书

的人。

（４０）天门口内外出现的旱象，都有当地流传的谚

语佐证：艾叶卷，见大旱。桐子花红，干死水虫。扁豆开

花早，本是秋旱兆。豹出荒，虎出熟，野猪下山年岁丑。

气象学家柳子墨在别人脱口说出这些谚语时总感到心

惊肉跳。

例（３９）“黑汗水流”描绘的是大汗淋漓，而且沾
满灰尘的脏兮兮模样，比较形象。例（４０）在柳子墨亟
盼下雨，创造条件水淹日军的时候，集中运用了这些

表示旱象的谚语，更加衬托了柳子墨的心急如焚。

在《圣天门口》中，甚至方言词语的读音也被用

来提高表达效果。如：

（４１）爱栀更是这样，头天夜里说好，明天一定不再

穿那雪狐皮大衣，待到第二天起床，透过窗纸上的窟窿

看看外面的动静，又不得不将柜子打开，要雪茄帮她披

上雪狐皮大衣。常守义他们认为这是“乌龟晒太阳———

摆阔”。

“乌龟晒太阳———摆阔”是利用方言词语谐音的

方式产生的歇后语，用“乌龟晒太阳———摆壳”的“摆

壳”同“摆阔”进行谐音关联，十分诙谐。因为在鄂东

方言和武汉方言中，“壳”和“阔”都是同音的，都念

“ｋｏ（第二声）”，谐音效果明显，显得很诙谐；而在普
通话中，“壳”和“阔”却分别念作“ｋé”与“ｋｕò”，构不
成谐音，产生不了诙谐的效果。没有方言读音的相

同，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歇后语。而且这一歇后语由

天门口当地人常守义说出来，也十分自然。

五、方言体现沁透骨髓的母语意识

相对外语而言，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但汉语方言

众多，因此在汉语内部，我们每个人的母语就是某种

方言，就是我们在牙牙学语时就开始习得的那种方

言。普通话也是在方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刘醒龙的

这种以方言为母语的母语意识非常强烈，并将这种

意识通过方言书写物化在他的创作中。他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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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方言，传授的却是血缘，依赖着母语的写作是

坚实的，而失去母语的写作总是可疑的。”
［１２］

关于《圣天门口》的方言运用，刘醒龙曾经说过：

“有人评价说，我在《圣天门口》中启用了大量的方言土

语。其实不然，常用的方言词汇也就二十来个。”
［１３］

为什么作家会与评论家的意见不一致呢？因为

作家生长和长期工作在鄂东大别山地区，后又定居

于武汉。他从小就开始漂泊在广袤的鄂东大地上，

在不停变换的小镇与村落里穿梭，倾听着各种神秘

的民间故事。鄂东方言是他的母语，武汉方言又影

响到他的表达，两地的方言也许已经在作家那里得

到了融合，如在《城市眼影》《盘虺》等小说中他都运

用了武汉方言词语。两地的方言滋养了他的创作，

浓浓的母语意识使得他不仅在创作时有意识地自觉

运用一些方言词语，而且无意识中有些方言词语也

会自然溢出笔端。加之两地很多词语表达的意义相

同，导致他认为真正的鄂东词语也就二十来个。据

我们统计，在《圣天门口》中，有意识和无意识运用

的鄂东方言和武汉方言词语加起来达 １１９个，不过
其中有３６个词语只出现过１次，运用频率很低。下
面是《圣天门口》所用方言词语的统计：

那些出现频率只有 １次的方言词语，可能是作
家自觉运用的，也可能是不自觉地受到方言语感的

支配，不经意间带入作品之中的。这些使用次数极

少且没有经过处理的方言词语正是方言影响小说家

思维方式的具体呈现。这 １１９个词，除极个别的以
外，《现代汉语词典》或未收录，或明确标注为方言

词。当然，我们的统计也并非十分准确和完全。不

过，在洋洋百万言的长篇巨著中，只用到１１９个方言
词语，而且出现的累计频率仅 ３６７４次，可能也还真
不能算“启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但是，《圣天门

口》对方言自觉不自觉的运用，确实使得小说语言

风格的地域特色十分浓郁，因此我们可以说，《圣天

门口》的方言运用体现了作家沁透骨髓的母语

意识。

这种母语意识表现在《圣天门口》中，就是作家

母语方言的词语运用数量较大，有些词语的运用频

率还比较高；自觉地将方言作为某种认同标记来描

写和运用；方言运用的有意识和无意识或曰潜意识

很明显等等。

刘醒龙特别欣赏湖北方言的三个词语：“苕、晓

得、兴（种植）”。他在《圣天门口》中大量运用了前

两个。“苕”在小说中出现６９次，其中作为甘薯这

《圣天门口》运用方言词语统计②

词 语 频 率 词 语 频 率 词 语 频 率 词 语 频 率

大爹 ７８２ 矛子 １８ 阊 ４ 蜂子 １
娘娘 ４３０ 竹床 １７ 打杵 ４ 赶急 １
侉子 ３５８ 卵屎 １６ 地米菜 ４ 赶夜 １
驴子狼 ２１２ 丝瓜瓤 １４ 行蛮 ４ 隔筛 １
晓得 １７５ 金贵 １３ 好生 ４ 还情 １
燕子红 １７２ 炭头子 １３ 红苕 ４ 黄汤汤 １
卵子 １０２ 油子 １２ 红袖箍 ４ 见不得 １
糍粑 ９６ 蔸子 １１ 硬纠纠 ４ 经饿 １
屙 ９４ 么样 １１ 喜头鱼 ４ 脚板心 １
木梓 ８９ 笑雀儿 １１ 过江 ３ 冷天 １
掇（端） ７２ 水凼 １０ 米泡 ３ 灵醒 １
苕（傻，

傻子）
６４

抬椅 １０ 潲水 ３ 箩筛 １
吊锅 ９ 挖锄 ３ 抹脸 １

柯刀 ６３ 蠓子 ９ 筑（塞） ３ 麻蚊子 １
挖古 ５６ 丑话 ８ 扒锄 ２ 脑壳 １
落雪 ５４ 打霜 ８ 打闹台 ２ 念想 １
父 ５３ 亮瓦 ８ 抖狠 ２ 硬气 １
睡房 ４５ 汰 ７ 火嘴子 ２ 胖头鱼 １
落雨 ４３ 豆糕 ７ 鸡埘 ２ 皮绊 １
田畈 ４０ 荷包 ７ 家业 ２ 热天 １
皮油 ３８ 肉奶奶 ７ 交秋 ２ 肉糕 １
唆／嗍 ３８ 水词儿 ６ 上人 ２ 苕货 １
打野 ３７ 坨儿糖 ６ 睡柜 ２ 苕藤 １
嘎白 ３２ 围盘 ６ 坨坨 ２ 条桌 １
细（小） ３２ 啸水 ６ 布壳 １ 团鱼 １
粑 ３１ 冲担 ５ 财喜 １ 惟愿 １
纠巴 ２４ 吊颈 ５ 打转 １ 新米 １
烘篮 ２２ 面窝 ５ 豆丝 １ 新油 １
反水 ２０ 杪子 ５ 饿饭 １ 腰翘 １
柯 １８ 围席 ５ 放泼 １ 油面 １

种植物块根的“红苕”４次，“苕藤”１次；作为比喻义
“傻子”的“苕”出现１８次，如“武汉街上的苕”、“实
心苕”、“当一会儿苕”、“像苕一样”、“像苕不是苕”

等；还有一个湖北人都知道的“苕货”也出现过 １
次；作为比喻义“傻”的形容词“苕”出现得最多，达

４６次，分别用在各种句法位置上。如：
（４２）柳子墨太苕了，这样好的女人竟然含到嘴里

又吐出来。

（４３）段三国心里骂雪柠不是一般的苕，而是苕得

没有一点心缝。

（４４）阿彩像苕了一样抱着雪柠声声断断地哭诉。

（４５）三刀没被砍倒的常守义将北方人吓苕了。

（４６）苕儿子，我这样做也只能骗一骗你和白送。

“晓得”就是“知道”，在《圣天门口》中用了 １７５
次；而“知道”也出现过 ９８次。“晓得”多用于人物
对话，“知道”则相反，多用于叙述语言。小说中的

“晓得”１５１次用于对话，２次用于说书，２２次用于叙
述；“知道”３２次用于对话，６６次用于叙述。“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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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语性质很强，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用过，甚至阿

彩在留给马鹞子的字条上也用“晓得”；“晓得”在湖

北的通行地域也很广，天门口的丝丝、段三国，汉口

的雪柠、梅外婆都是说“晓得”的。

《圣天门口》将方言作为地域认同标记的描写

不在少数。“方言”本身作为一个词语在小说中直

接出现４７次，一是在对方言词语的注解中数次出现
“鄂东方言”；二是在叙述中修饰“人”，如“满口金寨

方言的士兵”、“说武汉方言的男人”、“说浠水方言

的人”等；三是直接叙述人说话。如：

（４７）他从一大堆封包中找到它，打开一看，好好的

人顿时变苕（注：苕，鄂东方言，意思与北方方言中的傻

或傻子相同）了。

（４８）一群打算将电话线架到天门口的人，从西河

左岸上下来，一人掰了一根甘蔗，坐在那里大啃大嚼，同

时还大声地说笑。杭九枫不认识他们，那些人个个都用

陌生的武汉方言说话。

（４９）中田翻译官听不懂天门口方言，将杨桃说的

我们听成了活人。

（５０）这一天，街上又出现一个说武汉方言的陌生

男子。陌生男子是从中界岭下来的，在白雀园旅社登记

时，他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华小

于……

对方言的言说方式的直接描绘，在小说中亦有

不少。由于刘醒龙对方言怀有的母语意识和热爱之

情，加之他对方言所具有的区别特征和象征意味等

熟稔于心，所以在小说中对方言的各种描写和运用

得心应手，而且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描写。比如在

杭九枫和林大雨被打成杭林反革命集团并被逮捕关

押在县城后，一镇想绑架一个北方人用来交换放出

他们，雪蓝发现后赶来阻止：

（５１）第二辆自行车还没发现，她就听到北方人在

用没有学到家的天门口方言说话：“你是谁？为什么袭

击俺们？”

“……”答话的男人说着一口地道的金寨方言。

后来县公安局的人来追查，将男人女人依次叫

来轮流学说金寨方言，想以说金寨话的口音来搜寻

确定偷袭北方人的男人和解救北方人的女人，因当

时“透过树叶的缝隙，雪蓝看得清清楚楚，用金寨方

言说话的男人正是一镇”，“雪蓝迫不及待地跳到留

在原地的北方人面前，也学一镇说着金寨方言，让北

方人跟上她，从相反的方向逃走”。接下来：

（５２）好不容易轮上了雪蓝，别人说的金寨方言，最

后都有一丝好听得像戏腔一样的儿字音，从她嘴里出来

时，怎么听都能听出一股武汉方言的?字音。

语气词“?”正是武汉话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一

特点一下就将雪蓝与天门口的女人区分了出来。

有学者论及《圣天门口》的语言运用时，十分欣

赏其“诗性优雅的语言与粗犷奔放的方言结伴而

行”
［１４］
，确实道出了这部小说的整体语言风格特点。

小说中确实有很多用通用词语描绘出的诗意语段，

使人体味到诗性的语言的魅力，而用方言词语确实

也营造出许多粗犷奔放的语境氛围，塑造出一些粗

犷奔放的人物形象；但是，方言并非总是归于粗犷而

与诗性诗意对立。在下面如诗如画的描绘中，方言

词语“燕子红”应该比通用词语“杜鹃”更富于诗意：

（５３）打架花还在草丛中默默地开着，白天谢了旧

花，黑夜又有新蕾孕育，这种命贱的野花会一直开到刀

子一样的秋风削过花茎，才会随着厚厚的落霜悄然而

去。只有燕子红才能替代万物与春天作一年一度的诀

别，温情脉脉，热烈如炽，整个春季的美妙，全来自燕子

红。也正是因为有了燕子红，干脆利落的夏季才容许春

天拖泥带水欲走还留，让西河载起飘荡着花香的春水迟

疑着蜿蜒到夏季深处。

因为地域方言有其通行的特定区域，其他区域

的人不一定能懂或全懂，为了提供方言运用的理解

补偿，消除方言造成的阅读障碍，刘醒龙在《圣天门

口》中采用了两种方法来降低方言词语的阅读难

度，一是随文直接加注解，帮助读者理解某些方言

词语：

（５４）孤门独姓的雪家不这样想。眼睁睁地看着家

里男人一代比一代少，品书论学、吟诗作画的劲头反而

更凶。临到雪茄的父亲雪大爹出世，雪家不仅成了单

传，同堂的也只有两代人。街上那些爱挖古（注：挖古，

鄂东方言，指聚在一起闲聊）的人都说，哪天雪家一不小

心断子绝孙了，罪魁祸首只能是满屋的书。

像这样加注的方言词语在小说中共有１３个。
二是借助上下文的描写帮助读者理解相关方言

词语的意思。如例（１５）关于宴席上围盘的描写，还
有小说中对围席（鄂东一种宴席方式）的描写，读后

使人能够顺利理解“围盘”、“围席”这两个方言词。

刘醒龙对语言包括方言运用极为认真，如在人

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三卷本《圣天门口》中，有
一个词语“唆”：

（５５）正在吃奶的常天亮，抬起头来用那双胎里瞎

的眼睛瞅了瞅四周后，又立即转回去，嘴里唆（注：唆，鄂

东方言，叼在嘴里，吮吸的意思）着一只乳头，双手抓住

另一只乳头，一声不吭地用力唆。

２００９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两卷本的修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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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版，在这“显得更加醇厚、精粹”
［１５］
的修订版中，刘

醒龙将所有的“唆”都相应地改为了“嗍”。要表达

“吮吸”的意义，确实应该用“嗍”，这一修改充分体

现了作家运用方言词语的严谨态度。

在文学的方言书写中，一方面，方言滋润了文

学，赋予文学丰满的血肉；另一方面，文学也艺术地

再现了方言，传播了方言，“是保护方言的有力载

体，同时也是促进方言发展和彼此交流的有效渠

道”
［１６］
。在这两方面，刘醒龙的《圣天门口》都堪称

极好的样本。

注释：

①　所有《圣天门口》文本语例来源及运用方言词语统计所
据文本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三卷本《圣天门
口》为准。

②　表中词语按出现频率降序排列，频率相同者再按方言音
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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